中国面具展

前言

面具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古老文化现象，它体现出人类各个民族多元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审美心态。多数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面具文化发展史，它曾是宗教、神灵、图腾的体现，现在仍是神话、历史人物的再现。它也是现代造型、化妆和表演艺术的一种源头，是传统绘画美、雕刻美、造型美和工艺美的集中反映。

中国面具和面具艺术，历史渊源久远，艺术品种繁多，流布地域广泛，制作材料多样，绘制技巧精美，艺术构思奇特，历史内涵深厚。

中国面具从制作材料角度分类有：金面具、青铜面具、鎏金面具、铁面具、玉面具、木面具、竹面具、布板面具、纸胎面具、塑料面具等。

中国面具从功能角度分类主要有：一、傩神面具——调动神灵驱邪纳吉、除灾呈祥，以求人寿年丰、国泰民安。三千年前商周时代的傩仪中就出现了傩面具，如青铜面具、方相氏熊图腾“黄金四目面具”等，是中国最古老、最具原生态的驱鬼逐疫面具，展示出原始美、狰狞美、野性美和特殊的神秘感，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二、祭祀面具——乞求神灵恩赐，保佑民众幸福安康。三、镇慑面具——挂在庙堂廊柱和民宅门楣的面具，称为吞口，即一口吞吃魔鬼之意。四、丧葬面具——扣罩在死人面部的金面具、缀玉缀金面罩，嵌挂于陵墓墙壁和棺椁的玉石神虎面具等。五、戏剧面具、舞蹈面具、娱乐面具、工艺面具——如傩戏、傩舞、藏戏、戏曲等的艺术面具，儿童游戏的大头娃娃面具。

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古老面具的原有功能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当代观众对于面具更多地是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了解古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生活，从审美的角度去鉴赏、品味它们原生态或次生态的雕刻美、绘画美、造型美和工艺美。

*******************************

以下是展板文字

*******************************

贵州地戏、傩坛戏面具

从宋代以后傩仪中，开始出现了各种傩戏，千姿百态，竞芳争妍。这里介绍两种傩戏的面具。

贵州安顺地戏，是明代洪武初年，由屯戍安顺地区军队后裔创造出的一种“军傩”。演出剧目取材于《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薛家将》等描写古代战争的通俗演义说部，目的是宣扬爱国尚武精神。演员头蒙黑纱，面具扣在脑门，以避免阻挡视线。面具由杨木制成，刀法精细，重彩浓绘，具有浓郁的装饰美。

贵州东北铜仁地区的傩坛戏（又称傩堂戏），分别由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巫师组成的傩坛班，到还愿主家设坛举行傩仪，并演出傩坛戏。共有24枚面具，演出24出小戏。如《开洞》、《开山猛将》、《先锋》、《梁山土地》、《关公斩蔡阳》、《钟馗斩鬼》、《甘生赴考》（有丑角秦童）等，面具雕刻刀法朴拙，浑厚凝重，注重人物性格塑造，有浓厚的历史感。

陕西社火（马勺）面具

“社火”亦称“射虎”，是我国黄河流域包括西北地区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指在祭祀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表演。古人视社是土地之神，要祈求丰收或驱鬼逐疫，都要祭祀社神。“火”有红火、热闹之意。社火源于三千年前周代的社祀（社祭）。

社火面具注重夸张变异,象征性地表现各种神仙灵怪、历史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在艺术表现上着重于额头、眼睛和嘴部的变化。它往往象征着角色的地位、身份和动物、神灵、人等属类。 

社火面具的色彩多为鲜明的原色，色彩的组合、分布，在单纯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构成了一幅既古朴单纯，又绚丽多彩；既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既神秘古怪，又具生活气息，富有浪漫色彩和民族风格的奇妙画面。

    中国陕西西部地区，民间习俗是在舀水用的木制马勺上彩绘龙、虎、狮等狰狞的怪兽形象，作为镇宅辟邪的吉祥物，民间也称“兽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民间艺术家推陈出新，将社火面具图谱与兽面绘法相结合，创造出了马勺面具工艺品系列。马勺面具继承了陕西社火面具图谱拟人化的特点，其数量有百余种，选用材质也不同，如马勺、木杪、木梭等。这里展出的是有三出神话传说社火戏的面具。

《药王收五脏》

中国民间传说中，唐代名医孙思邈被后人奉为药王，有关他的故事很多。社火艺人编演了《药王收五脏》《药王收五参》等，在戏中心、肝、脾、肺、肾均为拟人化脸谱，但这五种拟人化图谱的色彩是遵循中国古老的五行说规律，即：肺为金——白色、肝为木——蓝色、肾为水——黑色、心为火——红色、脾为土——黄色，这与中医的理论是相符的。

《老君收五怪》

老君是中国道教的太上老君。传说他是一位法力无边，会炼仙丹的神人，在《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都有老君的故事。在《老君收五怪》的社火戏中，五怪为青狮、白象、鹿豹、虎威、鼠怪。这类戏扮演的目的还是为达到去灾避邪，祈望人们不要受到猛兽的伤害，过上平安的日子。

《五方神》系列

秦汉之际，五方观念之说转化为五帝、五方神的崇拜。五色也成为了神灵的代表性色彩。古人将天下分为五方，认为有五位神灵各统治一方。即：东方的青帝（青龙）；南方的赤帝（朱雀）；西方的白帝（白虎）；北方的黑帝（玄武）；中央的黄帝（北斗星）。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北斗星为五帝之精灵。这就是五方神的来历。

西藏面具

    以青藏高原的原始自然宗教本教和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密宗相结合为藏传佛教，流布于藏青川甘滇省区的藏、门巴、土、裕固、纳西等族居住区以及内蒙古等地。

    佛教传入西藏后，吸取了本教的若干内容与形式；并采本教巫舞，主要是拟兽舞、面具舞、法器舞，与大乘密宗内容结合，经历代传承、演变，规范化成为驱鬼妖的假面宗教舞蹈—羌姆。

西藏面具大致分跳神、悬挂、藏戏三大类。藏族每逢宗教节日，都要举行法会仪式，以降服鬼怪，驱邪镇魔，表现一种庄严气氛。通常喇嘛们身穿各种神衣，戴上木制、皮制或纸盔面具，化装“跳神”称为“羌姆”，在青海称“跳欠”，在内蒙古称“差玛”，在北京雍和宫称“跳布扎”。跳神面具主要为护法神等。悬挂面具有各类护法王，各类地方神等，一般悬挂于寺院或帐中驱魔求祥。

    藏戏在西藏流行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以佩戴面具的歌舞形式表现故事内容的综合艺术。面具以造型和色调来区别人物性格的善、恶、忠、奸。藏戏面具包括温巴面具、人物面具和动物面具。温巴(意为渔夫或猎人)面具又分白、蓝两类。白温巴面具，面部施白色或黄色，周围全用山羊毛装饰，后面披背，前面齐胸。蓝温巴面具比白温巴面具略大，面部贴蓝布或黑布，整个面具包括轮廓造型、眼、眉、鼻、嘴等，由八种吉祥图案巧妙构成，下颌部分用獐子毛或山羊毛装饰胡须。

    藏戏面具的产生，使藏族古老的面具艺术从神秘的宗教世界迈进了新的更加广泛的艺术世界。

京剧脸谱面具

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其中各种人物大都有自己特定的谱式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因而，脸谱被誉为角色“心灵的画面”。

大约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宋院本和元杂剧的演出中，就出现了面部中心有一大块白斑的丑角脸谱。戏曲脸谱在画法上舍弃了人物五官及面部细节的真实，采用了“遗貌取神、离形得似”的艺术方法，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气质。

京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只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吸收了各地方戏曲脸谱艺术的精华，创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神态各异、想象丰富的脸谱艺术形象。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艺术夸张、想象、神似的美学理想，成为中国戏曲脸谱艺术的代表。

京剧脸谱的最大的特色在于依靠色彩来描绘人物的性格、品格、身份等等。比如红、黑脸代表好人，白、黄脸代表坏人，蓝、绿脸代表勇士，金、银脸代表神仙……脸谱的谱式大至分为：整脸、三块瓦脸、花三块瓦脸、六分脸、元宝脸、十字门脸、花十字门脸、粉白脸、碎花脸、神怪脸等十余种。依据这些谱式加上一些包含某种寓意的图案和色彩创造出京剧舞台上形形色色的角色。

    这里展出的京剧脸谱，一种以石膏为胎，盔头和冉口严格按照演员的“行头”按比例缩小加工而成。两个大型脸谱以纸浆为胎，更显夸张和突出人物性格。每个脸谱都是京剧剧目中的主要角色，再现了京剧人物的舞台形象。

北方少数民族萨满面具

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地区，居住着满、蒙、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历史上作为游牧民族，长期信仰原始自然宗教—萨满教。神职巫师统称为萨满，萨满在进行神事祭祀活动时，一般要戴面具，主要有神、魔鬼、鸟兽虫鱼面等。神面有祖先神和自然神等。由于北方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制约，面具制材限于树皮、木、兽皮、铁皮、纸模和极少青铜，刻镂方法简单，色彩单一，但历史文化内涵深厚，呈现出粗犷、古朴、稚拙的风貌和远古人文意蕴。

近代萨满逐渐弃用面具，代之以前额“流苏”遮面，隐蔽萨满自我身份，以适应用激烈的舞蹈动作塑造神灵形象。

萨满面具品种较多，大都属祭祀面具，从宗教功能分为三类：

祖神面具—长期处于氏族、宗族制的少数民族，把祖神崇拜放在最重要位置，如满族祭祀用的九千岁玛发面具。“玛发”，满语爷爷。指辈份很高的九千岁爷爷。佛多妈妈婴儿追魂面具，代表育婴祖神。

祛邪面具—具有禳灾、除病、驱魔功能。如蒙古族的“翁衮”，蒙古语，泛指精灵面具。满族古代大祭中亦善亦恶的魔怪型“巴柱”面具，“巴柱”满语魔怪之意。鄂温克族德力格丁神面具，“德力格丁”神，鄂温克语掌管传染病的神。

丧葬祭祀面具—汉军旗香（跳神）祭祀用的亡魂面具，俗称“撵班”面具，“班”满语鬼魂，“撵班”撵走鬼魂。另，传说唐太宗东征，许多将士淹死在东海，冤魂不散。太宗下旨辽东各地设坛祭奠屈死亡灵。亡灵面具用纸模制作。汉军旗香是满、汉祭祀文化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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